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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Dual-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Rural Settlements
and Implications
DENG Wei, HU Haiyan, YANG Ruixin, HE Yi

Abstract：The spatial form of traditional rural settlements is inseparable from its

evolutionary process and is influenced by both natural and social environments.

However, there are distinctive differences in the endogenous and exogenous mecha‐

nisms of spatial evolution of villages at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The endogenous

evolution is the process in which the village adapts to the human-land relationship

over a long historical period and thereby showing obvious regional attributes, or the

"background" of spaces. The exogenous evolution is the process shaped by short-

term contingent historical events in the village with spaces bearing strong event char‐

acteristics. Because of the interaction of the two evolutionary mechanisms, village

spaces objectively acquire dual features. Through the study of evolutionary mecha‐

nisms of traditional rural settlements, this paper reveals the dual structures of vil‐

lage spaces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It provides an approach to the identification of

villag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as well as the method, the scope, the concept and the

actions for the protection of villag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traditional rural settlements；evolutionary mechanism；double-structure；

spatial characteristic；protection implications

传统乡村不同于城市，传统城市是权力统治的产物，礼制制度左右城市结构，各类

空间要素被有序地安排在特定的位置，存在相对稳固的空间模式，除非遭遇王朝

倾覆的重大事件，历史城市的缔造者——国家机器——会按照特定的模式生产空间，

结构一旦形成就很少发生变化（刘易斯·芒福德，2005），故对历史城市空间特色的研

究几乎可以按图索骥。而对于传统乡村聚落，无论朝代如何更迭环境如何变迁，生于

斯而长于斯的“人”，总会按照自身的生存需求而不依赖政治力量自发地进行适应性建

造，从而形成一种远离制度和权力的自组织形态，表现出鲜明的复杂多样性（刘伟，

2009）。故在大多数情况下，很难像描述城市空间一样去描述传统乡村聚落的空间特

征，给传统村落的保护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尤其是村落空间特色保护方法，有丰富的

实践探索但仍然没有脱离历史城市保护的理论框架。本文试图从传统乡村聚落自身的

演化机制出发，探讨村落空间演化与构成的一般规律，阐明村落空间特色的辨识逻辑，

以解决特色保护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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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传统乡村聚落的空间形态与其

演化过程密不可分，受到自然因素和社

会因素的双重影响。然而，在不同的历

史时间度量上，这些因素对村落空间演

化的作用机理存在显著差异，整体上表

现为“内生性”和“外生性”两种机

制。其中，内生式演化是村落长时间

“适应”人地关系的过程，受其影响形

成的乡土空间附着明显的地域色彩，是

村落空间的“底色”；外生式演化是村

落短时间“应急”历史事件的过程，受

其影响形成的事件空间带有强烈的事件

痕迹，通常被视为村落空间的“特色”。

由于两种演化机制的共同作用，使村落

的空间形态客观上呈现“双构特征”。

通过对传统乡村聚落演化机制的研究，

揭示了村落空间形态的双构特征，以及

它们在村落空间特色辨识中的图底规

律，并从方法、视野、观念和行动四个

方面，阐述这一研究结论对当前村落特

色保护的可能启示。

关键词 传统乡村聚落；演化机制；双构

性；空间特色；保护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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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传统乡村聚落演化的二元机制

及双构特征

乡村聚落演化先天具有“二元化”

的特性，自然和人文构成聚落的一体两

面（胡振洲，1977）。故在聚落形态研

究中，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始终被认定

为影响聚落演化的主要因素，包括地

理、气候、文化、政治、经济、技术条

件、社会观念等（陈芳惠，1984；金其

铭，1988；彭一刚，1992；韩冬青，

1993；刘晓星，2007）。然而，这些要

素并不以同种方式作用于村落发展和演

化，从其作用机理上看，整体表现为

“内生式”和“外生式”两种方式（张

小林，1999）。

1.1 内生式演化与乡土空间

内生式演化是传统聚落通过自身的

机制和资源，不主要依赖于外在的国

家、市场等力量的演化过程，是自然状

态下通过适应、改造和利用环境，在一

定的地理范围内自发性地繁衍生息。传

统乡村聚落的内生演化方式源于乡村依

附于土地的世代定居封闭性特征（赵旭

东，2011），“生存”是内生式演化的起

点与基础，在其影响下，村落空间的形

成及其所展开的各类活动均受地方性知

识及生存理性的支配（曹海林，2005），

是村落空间型构的原始动力，直观地反

映出村落对自然环境的适应性。“繁衍”

伴随着村落发展的全过程，中国传统乡

村聚落的演化历程大多起始于择地而居

而发展于家族繁衍，扩大农耕和增修房

舍是所有村落扩张的基本路径，在这一

过程中，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结构

对保障族群安全、维系宗族内部甚至村

落秩序具有特殊的意义（冯尔康，2005），

以至于形成绵延数千年的“家族结构式

社会”（马克斯·韦伯，2010）。在血缘

观念支配下，村落空间呈现出以宗祠为

核心以家族院落为要素的整体或局部的

聚集性，同样反映出村落对社会环境的

适应性（何依，邓巍，2011）。

因此，内生式演化整体反映了村落

适应人地关系的过程，由此生成两类空

间：一是在生存本能的驱使下对自然环

境的适应而形成的“缘地性空间”，除

了建筑本身的结构与形式外，顺应地形

排列房屋、沿溪谷冲沟布局巷道、利用

高差垒积台地等，都是缘地性空间的表

现形式（傅娟，等，2013；周浩明，农

丽媚，2018）；其次是在社会本性的作

用下对社会关系的适应而形成的“血缘

性空间”，表现为按照尊卑有序的方式

围绕宗族建筑布局房屋，以及同一姓氏

在村中某一个区域的集中布局。上述空

间构成了村落空间中最“乡土”的部

分，是乡土性空间①。

1.2 外生式演化与事件空间

外生式演化是村落在外部力量干预

下的一种演化方式，尽管村落在大部分

历史时期中都呈现出封闭性的一面，但

都有使其成为开放性社会的潜在契机(赵

东旭，2011)，正如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

（Emile Durkheim）将人口流动作为社会

转变的前提，它使固守在土地上的封闭

的社会关系开始消弱或瓦解（贺雪峰，

仝志辉，2002），尤其在商品经济发达

和动乱频繁的时期，人口流动无不为外

部力量的介入提供可能。相对于缓慢温

和的内生力量，这些外部力量具有较大

的偶然性和冲击力，是村落历史演化中

的“事件 （event） ”②。商道的开通、

局部的战争、短期的社会政策、抑或是

村中出现贤良显贵，都可以定义为村落

演化中的直接事件；此外，人口流动和

迁移带来的外部经验、外来制度、观念

等，同样能够对村落的演化产生的影

响，与前者相比属于间接事件。

“事件”是村落外生式演化的主要

动力，由于“人们根据空间中的事情来

构造自身从而定居”（龙迪勇，2008），

因此，大多数事件的发生都能够通过激

发事件中的人的行为活动，成为超越村

落发展的内生力量而主导村落演化的过

程，从而改变村落的空间形态。除非是

那些人力不可抗争的灾难性和毁灭性的

事件，大多数事件都依托于原有的社会

群体而发生并产生作用，它们随着事件

的发生而改变原有的行为方式，产生应

激性反应从而在内生性空间中留下痕迹，

形成“事件空间”。因此，外生式演化是

“应急”社会事件的结果，受其影响的

村落空间有着鲜明的事件色彩，并与事

件之间表现出明显的相关性。商业街道

的兴起，防御设施的建设，抑或是村落

公庙的大量出现，大多形成于某一具体

事件的影响，是乡土空间中的“另类”。

综上所述，由于中国乡土社会兼具

封闭性和开放性，意味着传统村落在演

化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内生性要素和外

生性要素的影响，尽管在演化过程中两

种因素不是都同时和同等存在，但受其

影响而形成的空间会最终叠合在村落空

间层积中。换言之，传统乡村聚落的空

间演化中客观并存着两条脉络，一是适

应生存的内生性方式，表现为一定生存

空间上血缘关系的繁衍而引起的村落扩

张；一是应急事件的外生性方式，表现

为外部力量的介入而导致的村落状态的

改变。由于两种方式在发生机制上的差

异性，使村落空间客观上存在双重空间

结构——内生生长的乡土空间和外力干

预的事件空间（表1）。

2 传统乡村聚落空间的演化分异

与特色分化

聚落空间的形成源于不同因素叠合

下的二元演化机制，然而，将聚落演化

历程放入历史学视野，历史空间就被放

置于历史时间中进行考察，影响村落历

史演化的地理、气候、文化、政治、经

济等要素，按照对历史进程的影响程

度，被划分为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

历史因素（费尔南·布罗代尔，1996）。

作为一种解释工具，这一结构主义历史

学研究方法，阐明了历史过程中不同时

段的物质和非物质因素对村落空间演化

的不同作用程度（张芝联，1986），使

乡土空间和事件空间成为历史时间的投

影和层积。

2.1 乡土空间的经验性与基底化

内生式演化产生的乡土空间源于人

类生物性和社会性的一般法则，在特定

环境中受生存理性的支配，只要生存环

境不变，形成的经验可以在其生存边界

内不间断地传递而不发生显著变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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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形态上表达出固定的“句法”（space

syntax）。而农耕时代乡村的生存环境无

外乎两个方面，一是为生存提供物质基

础的自然环境，二是为争夺物质资源而

逐渐复杂化的社会关系。其中，自然环

境几乎不受人为活动的支配，除了偶然

的自然灾害几乎很少发生变化；而社会

关系又在中国独特的背景下，浓缩出千

年不衰的普适的宗族制度，贯穿村落的

历史发展过程而具备了稳定长久的历史

时间属性。正因为如此，那些源于生存

理性的乡土空间，在漫长的生存斗争

中，经过反复地试错和调整，最终形成

某些固定的模式，从而使村落空间发展

始终遵守着特定的逻辑，顽固地保持着

特定的形态，最终固化为某一地域村落

的经验图景。这些经验图景形成于地域

环境的一般生存法则，是一个地区村落

“绝对的、无条件的”客观实在，在空

间中表现为同类事物，只有形式的不同

而无本质的差异，共同反映特定地域村

落的“共性”特征。

中国现存的传统乡村聚落形成时间

大多可追寻至明清以前，受建造材料寿

命的影响，其民居建筑的物质实体大多

历经了数次更替。同时，在以人生为度

量的社会时间尺度中，民居院落极易受

社会风气和屋主人喜好的影响，呈现出

不同的风格和样式，属于空间中的“易

变部分”。然而，那些与气候适应的居

住形态、与地方材料相符的建造技艺、

与地形共生的空间形态、与血缘耦合的

宗族空间等一系列乡土图景，却至今能

够保持着传统农耕时代的形态特征，具

有时间与空间的恒久性，是村落空间中

的“不变部分”。正因为这些不变部分

的存在，才使得村落形态能够稳定地延

续，在二维空间中呈现形态学上的

肌理。

综上而言，乡土空间因为其独特的

生成和演化机制，而兼具空间恒久性和

地域相似性，因此在村落形态特色研究

中通常被视为“底色”部分。

2.2 事件空间的特殊性与特色化

经验图景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

在日常生存中经过反复验证而几乎不会

发生错误，除非遇到超出一般生存经验

而必须依赖其它的特殊情况，如特殊的

生存环境和特别的社会关系等。当然，

一旦遇到这种情况，外部力量的介入就

不可避免，空间演化的机制就发生本质

的变化而成为一种事件。事件之所以特

殊，是因为相对于漫长而平缓的内生演

化过程，其发生机制具有明显的突发性

和反常规性，身处其中的人很难运用常

规经验予以应对，只能依据自身实际而

选择应对方式，故常常被事件所诱导而

产生应急性行为，从而形成与特定事件

对应的空间形态。即便是面对群体性

事件，由于行为个体的行动能力客观差

异的存在，只在整体上表现某种行为目

标一致而无法形成某种固定的行为模

式，具体反映在空间上，则表现为集

体呈现某种特定的空间类型而非统一

的空间形态。正是由于上述缘由的存

在，外生性的事件空间与内生性的乡土

空间在表现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它较

少受制于生存环境，而较多地被事件和

行为个体所影响，其形成是“有条件

的”，相对乡土空间而言是村落空间的

“个性”部分。

与经验性乡土空间相比，事件空间

具有明显的特殊性，故在乡土空间中能

够呈现反常规的差异性；同时，事件空

间的应急性决定了其空间功能大多随着

事件的终结而失去作用，因此使得事件

空间具备了“彼时彼刻”的唯一性。正

因如此，事件空间如同乡土空间基底上

的图案，在村落演化中因为发生事件和

人的“此时此刻”而被反复改写，并在

空间中留下痕迹，往往被视为村落空间

的“特色”部分。乡土空间和事件空间

在层积上的分化，使看似复杂无章的村

落空间系统里呈现出了有序的空间构成

图式（李东，许铁诚，2005），以至于

大多数人都能够从视觉上发现村落空间

中的独特之处。

3 对传统乡村聚落空间特色保护

的启示

通过上述研究，可以得出以下三个

基本认识：其一，传统乡村聚落的空间

构成与其演化过程相关，最终以何种形

态呈现一定程度取决于其演化机制，研

究村落空间形态必须厘清其演化机制；

其二，传统乡村聚落在空间形态上具有

双重结构，并呈现出一定的图底关系，

解析村落形态的图底关系将有利于特色

的辨识；其三，事件作为一种外生因

演化

基础

主导

因素

动力

来源

作用

机制

演化

形式

空间

形态

空间

特性

内生式演化

乡村社会的封闭性

自然环境：尤其是影响生存和繁衍的生产和生

活环境

动力因素几乎完全来自于村落生存边界以内，

具有相对稳定的动力机制

表现为人对生存环境的适应性，在演化过程

中，以生存经验的形式代代传递

作用过程具有长时性和连续性，演化过程随着

血缘关系的变化表现出阶段性，通常与家族演

化过程一致

乡土空间——空间形

式大多以适应和利于

生存为基本原则

乡土性——空间反映人地关系

缘地性空间：适应自然环

境形成的空间

血缘性空间：适应农耕社

会形成的空间

外生式演化

一定条件下乡村社会的开放性

社会环境：尤其是哪些短期制度、经济环境和突发事件

动力因素来自村落的外部世界，包含主动导入的部分和

被动接受的部分，其产生具有突发性和偶然性

表现为人对突发事件的应激性，在演化过程中，通常依

赖外部经验而产生应急行动反应

作用过程具有瞬时性和间断性，其过程表现为事件与空

间的高度相关性

事件空间——空间形成

多以应对事件为目的，

空间形式与具体事件

相关

事件性——空间反映事件类型

防御空间：应急外部威胁的空间

商业空间：应用外部机遇的空间

宗族斗争的空间：应对外来血缘

关系威胁的空间

宗教空间：大多是强化某种外部

功能的精神空间

其它事件空间

表1 传统乡村聚落演化的二元机制及空间类型
Tab.1 The dual mechanisms and spatial schematic map of the evolution of traditional rural settlements

资料来源：自绘.

103



邓 巍 胡海艳 杨瑞鑫 何 依 传统乡村聚落空间的双构特征及保护启示

素，对传统村落特色空间的形成具有显

著作用，事件研究也使得村落的特色空

间能识、可读和有意义。这些结论至少

在村落特色辨识方法、村落特色的研究

视野、村落特色整体保护和村落特色保

护规划方面提供以下启示。

3.1 村落空间特色辨识的事件导向

作为特殊的研究对象，聚落空间特

色首先需要在一般性空间中被“识别”。

一般认为，村落空间特色③是一个村落

空间形态明显区别于其他村落的显著特

征。然而由于空间本身的复杂性，空间

特色也被反复地定义与解读，直到空间

研究回归到人的主体，空间特色被认为

产生于不断发生在空间里的事件（亚历

山大，2004），将空间特色的研究转向

事件本身以及事件空间的研究。但出于

保护制度建构这段特殊时期的操作管理

的便利性，村落特色的识别方法和保护

内容基本停留在历史要素的分类框架

下，本质上是移植了历史城市的空间保

护方法。例如重要历史院落对应历史城

市的文物保护单位，传统街巷对应历史

城市的街道骨架，公共建筑对应历史城

市的标志性建筑，历史景观又对应了历

史城市的山水格局。如此，传统聚落空

间特有的生成机制和演化逻辑在这套历

史城市的解释框架中被解构，并重新以

要素化形式出现。故在现有的框架下，

村落的空间特色实质上等同于具有某种

特异形式的空间要素，这与保护制度建

立之初的关于特色认识初衷相差甚远。

因此，村落特色空间的辨识应该遵循村

落的生成逻辑和演化规律，即由内生性

和外生性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特有的

村落空间构成方式。

为了清晰地呈现这种方式并识别其

特色，需要建立“演化因素-演化机制-

特色辨识”的研究范式（图1）。首先要

在整个演化过程中分析其演化机制，归

纳影响村落演化的内生性和外生性因

素，并在村落中寻找与之对应的空间现

象，故编制保护规划在梳理“历史沿

革”时（《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

条例》第七条第一款），不仅需要按照

编年体的方式进行历史陈述，更需要建

立“时间——事件——空间”的对应关

系，即从内容上应该表述为“何时发生

了何种事件，对村落发展产生了何种影

响”。其次，从空间中辨识与地理环境、

血缘组织的相关部分，它们在村落空间

中普遍存在，包括建筑（院落）风格、

竖向关系、家族分布、社会关系的构成

等等，通常反映了这一地区的自然地理

环境和社会风气，是研判“建筑的文化

特色、民族特色”（《历史文化名城名

镇名村保护条例》第七条第一款）的重

要因素。最后，剥离村落空间中的与特

殊事件相关的部分，建立“事件—人物

活动—空间”之间的对应关系，辨识这

些空间在特定事件、特定人物活动中的

特异性，提炼空间特色。

3.2 村落空间特色研究的区域转向

作为一种人文现象，需要让聚落空

间特色得到准确地描述并获得“解释”，

做到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 （胡振洲，

1977），否则那些看似五彩斑斓的景象

只能被作为客观的空间差异被视觉捕获，

从而偏离聚落特色研究的根本目的。但

正如前文所述，村落特色的研究需要寻

找事件和空间的对应关系，然而，除非

是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一些显而易见的

空间形式，大部分事件记忆都淹没在历

史的长河中，使得村落特色空间的辨识

如同“事件考古”，除了需要在村落的

本体空间中细致挖掘以外，更需要利用

历史事件的群发性特质，在一个同质历

史区域的其它村落中寻找相似物证和共

同特性，以便对那些业已模糊的和已消

失的事件空间进行塑原，探究其特征。

同时，又由于影响村落空间演化的因素

无不产生于区域历史环境，尤其是对村

落发展起推动作用的外部因素，更是在

区域中产生并发挥效用，抛开历史区域

那些存在于乡土空间之上的事件空间便

失去了前因和后果，更无法解释只有

“在特定时空中才可能有其或然效用的

法则”（郑震，2010）。换言之，将传统

乡村聚落还原于特定时间和特定的历史

区域，应成为村落空间特色研究的基本

科学精神。

因此，村落特色研究区域转向中的

“区域”实质是一个方法论的概念，首

要任务是辨识村落演化的所在区域，是

建立在历史上的地理区、文化区、行政

区之上的综合性判断，兼具同质性和异

质性。同质性判断源于对一定范围所有

村落的空间分布、文化脉络、典型特征

的统计分析，表现为区域内的村落个体

之间呈现出空间相近、文化相关、特征

相似的关联特性；异质性判断来源于与

更大范围的其它区域的比较分析，表现

为本区域的村落与其它区域存在明显的

空间界限、文化差异和特征区别。这意

味着，村落特色研究中的区域转向需要

同时关注区域内部和外部，在内部关注

村落之间共性的演化因素和演化机制，

在外部寻找相邻相似区域的本质差异，

以建立区域历史的解释框架，提炼促使

图1 山西省阳城县郭峪村空间特色辨识分析图
Fig.1 Analytical chart of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identification of Guoyu village, Yangcheng county, Shanxi Province

资料来源：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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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形态特色生成的关键因素，使形形

色色的村落形态变得能识、可读和有

意义。

3.3 聚落空间特色保护的整体关联

作为一类文化遗产，空间“特色”

常常和文化“意义”并置，与人类有意

识的活动相关联，并试图将特色空间提

炼成为以某种符号形式传递和交流的精

神内容，使其获得文化意义。由于聚落

空间特色来源于人对特定历史环境中所

做出的分析、判断和预测，其意义在于

人们应对某类环境和事件的能动性和创

造性过程中所反映的共同价值。因此，

个体村落中的一些特色空间，能够见证

一段历史、讲述一个故事、传递一段记

忆，但只有在群体的关联中才能完整展

现某一文化现象，从而成为区域历史文

化特性的有效表达（戴代新，戴开宇，

2009），实现价值和意义，或如索绪尔

（Ferdinand de Saussure）在解释语言系

统时所说“每项要素的价值都只能是因

为有其他各项要素同时存在的结果”

（索绪尔，1980）。正因如此，传统乡村

聚落在价值上尤其体现“整体大于个体

之和”的群体效应，相对于个体空间的

独特性，群体更加能够突显在某些方面

承载的“普世价值”，许多成为世界遗

产的村落都是以群体价值而存在，例如

开平碉楼群和客家土楼群等。从这个意

义上将，聚落空间特色的保护应从个体

保护走向群体关联保护（张兵，2015）。

中国目前有6 799座传统村落，受

生成和演化机制的影响，许多地区的传

统村落都有集中分布的现象，客观存在

文化关联和风貌特色相似的群体特征，

为了让蕴藏存在于个体村落中的特色和

价值得以呈现，有必要在历史区域内建

立“特色集群体系”（何依，等，2016）。

对应于当前的传统村落保护体系，应增加

区域层面（省、市、县或跨行政区域）

的整体保护层次，在这一层次中，应该

厘清区域内村落的演化脉络和机制，明

确次一级区域内村落的共同特征和整体

价值，以及提出为呈现共同价值需要在

区域层面控制协调的内容、范围和要求，

并在其之上建立分级、分类和要素保护

的标准，制定保护发展计划，以指导个体

村落的精准保护与实施（邵甬，2016）。

3.4 村落空间特色规划的有限干预

作为重点保护对象，村落空间的特

色部分常被“特殊关照”。然而，相对

于传统村落固有的自下而上的过程，规

划行动本身就可以视为介入村落发展的

一种“事件”，无论如何这一事件的发

生如何细微，都可能或多或少地对村落

构成影响甚至蕴藏极大的风险，故在传

统乡村聚落特色保护规划中，需要慎重

地处理“有为”与“无为”的关系（张

京祥，2018），做到“有限干预”（limit-

ed intervention）。正如前文所析，聚落

空间特色产生于村落演化中的事件以及

事件中行为个体的能动性，是外部事件

干预下的结果，一旦保护行动过多介入

村落发展，规划行动就从一个“普通事

件”升化为村落发展中的“特殊事件”，

进而成为主导空间演化的外部力量以形

成新的事件空间。遗憾的是，在当下信

息高速互通的城乡关系中，这些事件空

间很难形成于活动主体的智慧性在地创

造，极易受其它村落规划乃至城市规划

的“成功经验”干扰，进而沦为破坏原

有特征的另类空间，硬化的广场、整齐

的绿篱、布满各类纪念品的街道就是这

些另类空间的典型代表而饱受诟病。因

此，在特色保护导向的规划中，首先应

该重视“有为”中的“无为”，所谓有

为，是强调用有限的手段对原有的特色

空间进行修缮与维护；所谓无为，是要

弱化规划及规划师主观意志的影响，顺

应传统特色空间生成的基本规律，制定

刚性的保护要求，避免创造性的强化和

彰显行为。

作为一个经济学和管理学词汇，有

限干预的对象是失去自我调剂能力的内

生性部分，使其回复自我运转状态而非

推波助澜。对应于传统乡村聚落保护规

划与实施，有限干预应关注那些长时期

缓慢形成的并仍在延续的生活空间，因

为在村落空间的演化逻辑中，以生存条

件改善④为目的的活动本质是内生性的，

谨慎地改善就是村落在当下社会生存环

境中的适应性体现，是村落内生发展的

当下过程，在村落空间的图底关系中，

由此引发的空间变化不会影响到已经形

成的特色空间，有生命力的基底反而会

进一步促进特色空间的图形化，使其散

发出特色的魅力。从这个意义上将，传

统村落的保护规划应该强化“人居环境

改善”的部分（张松，2017），研究将

传统村落保护规划与村庄建设规划合一

的问题。

4 结语

空间特色一直是传统聚落研究的焦

点和难点，本文从村落演化的二元机制

出发，将空间分离为乡土空间和事件空

间双重结构，试图从深层机制解释村落

空间特色的辨识逻辑，为村落空间特色

解读提供一个新视角。此外，本文强化

了“事件”在塑造个体村落空间特色中

的力量，但并无意轻视自然地理在塑造

村落空间和风貌中的作用，只是从传统

乡村聚落遗产保护的角度出发，事件空

间一方面更直观地反映“人类有意义的

创造”，另一方面也更容易在当下剧烈

的城乡建设中破坏。因此，从方法、视

野、观念、行动四个方面提出粗略的建

议，以期为中国传统乡村聚落遗产保护

提供有意义的启示。

注释

① 乡土性是费孝通先生对中国基层社会特

性的总结，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

乡下人离不开土地，二是不流动性，三

是熟人社会。由于村落的地缘性空间和

血缘性空间，整体上源于与土地相伴而

生的“粘在土地上”的人地关系，一定

程度上是乡土性在空间的投射，故借用

“乡土”之名，将上述两种空间定义为

“乡土空间”。

② 本文所指事件是一个特定的概念，可理

解为“历史上发生的不平常的大事情”。

特指那些对村落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了较

大影响、具有较大历史意义部分，通常

可以构成村落历史演进的瞬时动力和关

键节点，引起较多人的关注并参与实践。

③ “村落特色”是一个外延较广的一个概

念，借用石成球先生关于城市特色的表

述，村落特色是一个村落的内容和形式

明显区别于其他村落的个性特征，它是

乡村社会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外

在表现，涉及空间、文化、制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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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方面面。但对于乡村规划工作来说，

主要还是着重研究村落空间方面的特色

问题，当然必需要联系社会政治、经济、

文化、科学技术、思维方式、价值标准

等因素去进行研究。

④ 关于生存条件改善，是指关乎生存的部

分，对应城市的生命线工程。乡村生存

条件的改善着重指基础设施和影响居住

安全和基本要求的部分。关乎视觉体验

的部分尤其是建筑外观，不是生存的必

要品，对其进行改造就超出了内生的范

畴，属于过度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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